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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古钱背后的线索39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黄克武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
把小青年痛骂一顿。最后老掌柜的两
大箱子文物，总算给了一个相对公道
的价钱。老掌柜对黄克武千恩万谢，
从怀里摸出一个红丝绸包，里面包着
一枚铜钱。

黄克武一看这枚铜钱，眼睛顿时瞪
大了，他认出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枚缺
角大齐通宝。

“这是哪家古董铺子？”我问。
黄克武道：“我记不清了。不过你

可以去问问那个小青年。”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战斗，现在是上海书画鉴赏

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家在上海的负责人。”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这小青年居然

也是五脉的人，而且现在的地位已经这
么高了。

邮局里有电话簿，我很快就查到
了上海书画鉴赏协会的地址，立刻赶
了过去。

这个书画鉴赏协会坐落在黄浦区
淮海路上，是一栋蓝白相间的三层法式
建筑。我到了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里面说请进。我推门进去，一个中年人
正手执剪刀，在埋头修饰盆景。

“您好，我是许愿。”我开门见山地说。
这个中年人一听我的名字，立刻转

过身来，冷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原来
是许大名人。你来我这儿，是不是又发
现什么假货啦？”

我忍气吞声把来意说了一遍，希望
能查到当年那老掌柜的名字，或者商
号，最好能找到他本人。

刘战斗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双手
搭到肚皮上，说：“对不起，那都是几十
年前的事情了，我不记得了。”

我只得悻悻离开，心想实在不行就
给刘局打个电话，刘局有办法对付他。

刚出小楼的门，我的 BP 机就响
了。我低头一看，上头有一句话：“去找

刘战斗了？”我抬起头，扫视四周，人来
人往的没有任何异样。但我知道，药不
然肯定偷偷跟着我，只是不知警察有没
有派便衣跟踪我，所以才没现身。

很快第二条信息又发了过来：“买
一两栀子、一包红茶、十个橡子，再去。”

一两栀子、一包红茶、十个橡子？
这三样东西别看常见，凑齐了也挺

不容易。买回来后，我把这三样东西放
在一个小塑料袋里，再度登门拜访刘战
斗。我把塑料袋往他的桌子上一放，几
粒栀子和橡子滚落出来，还露出了茶包。

说来也怪，刘战斗一见这三样东
西，面色顿时大变，看我的时候，两眼几
乎要冒出火来。

刘战斗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小许
啊，你走了以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有
点想起来了。既然刘老爷子让你查，总
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

“那你说吧，我听着。”
刘战斗掏出一块布擦了擦额头上

的汗，然后才发现是擦眼镜布。他甩了
甩手，告诉我：“那家商铺叫樊沪号，掌
柜就姓樊。这家铺子在上海算是个小
字号，规模不大，信用还不错。”

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那么樊掌
柜人呢？”

“早就病死了，樊沪号的铺子也
关了。”

“当时不是有个后生陪他去的吗？”

“哦，你说樊波啊，那是他侄子，后
来进了一家工厂当了工人，现在还在上
海。前几年他来找过我一次，闹着说当
初收购古董的价钱不公道，要求归还或
者赔偿。我说那是国家文物商店的统
一政策，跟我没关系。他不服，就写了
申诉信往上告，也不嫌烦。”

我问他信都在哪里，刘战斗起身从
一个文件柜里翻出一封信，我把封口撕
开，里面是三页信纸，除了讲述那次收购
的过程，还有一张被强制收购的古董清
单，缺角大齐通宝也赫然在内。不过这
个樊波显然是个外行人，不仅把许多字
写错了，而且还把缺角大齐通宝当成一
件不值钱的玩意儿列在清单最后头。

继续往下看，看到樊波在信的结尾
处留下自己的家庭地址，我把地址抄了
下来，对刘战斗说：“你陪我去看看吧。”

樊波住在闸北区一条小弄堂里。
我喊了一嗓子樊波的名字，有一个满
脸皱纹的男子出来说：“我是樊波，你
们是？”

他的年纪跟刘战斗差不多，我开门
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是想问问你关
于樊沪号的事情。我们需要落实你申
诉信中附的那些古玩的相关细节，比如
这个缺角大齐通宝，我们想知道它是什
么时候买的，从谁手里买的。”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02

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能干的媳妇

不过说实话，张春梅这么多年能够
在这个家坚持下来，也正是因为倪伟强
确实对她不错。上学的时候是他追她
的，结婚后又对她百依百顺，如果除去
家里那些必须要做的琐事，伟强对春梅
的要求几乎没有拒绝的。春梅年轻的
时候是个美人，但结了婚生了孩子以
后，就顾不上打扮自己了，整天素面朝
天。每次伟强出国，总不忘给她带一些
衣服和化妆品，可春梅总嫌他选的款式
不合意，又说化妆品都是毒药，会腐蚀

皮肤，所以拒绝使用。对此，倪伟强总
是一笑，但买还是照买，她不用归她不
用，他只要表达他的情意就行。

人到中年，张春梅越来越欣赏伟
强。他既能干又体贴人，五十多岁跟
同龄人相比，倪伟强的那个范儿越发
出来了。他个子高高的，身材健美，虽
然有点儿小肚子，但穿上西装刚好挺
得起来。张春梅虽然自己不爱捯饬，
但捯饬起老公来可不含糊。在倪伟强
出席大场合前，是张春梅最高兴的时
候，伟强站在那儿，仿佛一个衣服架
子，春梅打开卧室的柜门，哼着小曲，
从里面挑出衬衫、领带——伟强有不
少存货，春梅会说：“今天这个场合轻
松一些，配个宝蓝的领带就可以。”或
者说，“还是穿黑衬衫吧，沉稳一些”。
伟强则像一个木偶一样，直挺挺地站
着，任她捯饬。

有这样一个丈夫，张春梅觉得自
己吃点儿苦也值了，但人总有个忍
耐度。

张春梅打开门，看到地毯上乱七八
糟，有吃剩的薯片渣子、脏衣服、臭袜
子，还有卫生纸，她的女儿倪斯楠跟一
个同学正在唱歌，声音震天响。

“你是天你是地，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 只 爱 你 ，you are my super-
star……”斯楠刚上大一，当时也是复
读了两年才考上的，因为憋得太久，所
以上了大学以后玩心很大。

“楠楠！”张春梅大吼一声，把包一

扔，拤着腰，仿佛一只猛虎大吼，“这里
是家，不是KTV包间！”

斯楠的同学一见这阵势，赶紧收拾
东西匆匆告辞。

“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好！”张
春梅本来心情就不好，一进门看到这
些更烦。

“什么破烂，就玩一会儿都不行
呀！”斯楠阴着脸，嘴里嘟嘟囔囔。

“要玩到你自己屋里玩去！”
“我屋里没电视。”
张春梅一看女儿顶嘴，心里的火一

下就上来了，抓起地上的一件衣服就朝
斯楠身上抽：“上了大学就玩野了是
吧！奶奶在休息你不知道呀！你看看
你，哪里像个女孩子。人要知道自重，
你再这样我不给你零花钱。”

这句话点中了斯楠的要害之处，她
不吱声地走了。

张春梅气得头昏，眼冒金星。她站
在客厅中间手足无措，乱糟糟的家，不
听话的孩子，生病的老人，不管事的丈
夫，所有的一切缠在一起，仿佛一团乱
麻，她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厘清。

她深吸一口气，再吐出来，告诉自
己要冷静、淡定，然后找回理智……哦，
她想起来了，该做饭了，该让婆婆吃药
了，还得看看婆婆有没有小便失禁。

张春梅的婆婆多年以来都是个女
强人。老了老了，儿女都成家立业了，
她却突然得了一场中风，好不容易治好
了，但还是留下后遗症——小便偶尔失

禁。她有两儿一女，但她独独喜欢二儿
子倪伟强，认为他有出息、大气，拿得起
放得下，所以生病后，也一直要求跟着
伟强过。其他两个子女落得个清闲，每
个月只补贴点口粮费用，直接把老母亲
甩给了伟强。

其实，什么叫“二哥最孝顺”，屁，
都是偷懒，孝顺是需要力气和成本的，
累的还是她张春梅，春梅有口难言。

伟强在外面做孝子，可归根到底
还是张春梅在那里硬撑着。即便这
样，偶尔张春梅有点小情绪，外人还
会说风凉话：你看，不是自己的儿女
就是不一样。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
儿媳妇。

张春梅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
春梅弯下腰收拾一摊子乱东西，老

太太颤巍巍从屋里走出来。
“春梅啊，回来啦？”
“唉。妈，你没事不要乱走，赶紧去

歇着吧。”
“我都睡了一天了，还歇什么歇。”

老太太顿了顿，“再歇，我就要发霉了。”
“妈，什么发霉不发霉的，您在沙发

上坐会儿，真是的，回头伟强回来，又该
说我不收拾了。”

老太太坐在沙发上，两腿悬空，幽
幽地说：“春梅呀，你对斯楠下回也要注
意点儿，孩子年纪大了，也有个自尊心，
你上来就这么一吼，孩子的面子往哪
搁，又是个女孩子。”

（摘自《熟年》伊北 著）


